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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十六岁的父亲不再继续学业，回到生产队务农。他当
过兽医，学过裁缝，但都干得不长久，最终还是回到土地上刨食。

父亲二十八岁那年，老生产队长年近六十，不愿继续再干。退
下前，他力荐父亲接班，经大队支部同意，开社员大会投票，父亲全
票当选。父亲成了全大队最年轻的生产队长。

父亲上任后，带着大家忙农事、修沟渠，还教大家修沼气池，安
沼气灯。如果出现邻里纠纷，他还会第一时间出面调停。大伙儿打
心眼里服他这个年轻的生产队长。

三年后，父亲迎来了他人生中最庄重的时刻，父亲成为一名中
共党员。宣誓那天，父亲右手高高举起，声音低沉而坚定：“我志愿
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完毕，他小心翼翼地把党员证揣进贴胸
口袋。回到家后，又锁进了收藏柜里。我曾看到他日记本上写下的
一句话：“作为一名党员，要有信仰，这信仰就是始终为人民服务。”

第二年，到了育秧时节，天气仍旧寒冷。尽管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已推行几年，仍需生产队统一搭暖棚，才能保证秧苗顺利
播种下去。在父亲牵头下，大家齐心协力搭好了暖棚。那天，天还
没亮透，父亲就摸黑钻进暖棚察看秧苗长势。没曾想，意外发生
了，父亲一脚踩滑，踩进了滚烫的水锅，他双手死死抓住烫得发
红的竹架，咬着牙把腿抽出来，可小腿已经烫得通红。队里的人
随着母亲赶来，七手八脚把他抬回家。路上疼得直冒冷汗的父
亲，还不忘叮嘱：“暖棚里的事儿，可得找个靠得住的人盯着！”母
亲说：“还有我在呢！”

头三天，父亲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整宿整宿睡不着。可一
到晚上，他就拉着母亲问：“今儿秧苗长得怎么样？分秧的人手够
不够？”等到分秧那天，他拄着枣木拐杖，一瘸一拐地挪到暖棚
边。看着乡亲们挑着嫩绿的秧苗往田里走，父亲笑了，笑容比五
月满树的洋槐花还要灿烂。

后来，在市场经济带动下，村里外出谋生的人逐渐多起来。为
了给我凑齐上高中的学费和生活费，父亲和母亲也在城里开了
间小餐馆，可只要队里修水渠、架电线，父亲二话不说，撂下店里
的生意就往老家跑，母亲从不抱怨。隔壁赵婶直摇头：“都这把年
纪了，在城里踏实挣钱不好吗？瞎折腾！”父亲却把党徽别得端端
正正：“我戴着这枚党徽，就要对得起这份责任！”修盘山公路那
会儿，母亲在饭馆里刚算完当天的收支，又跟父亲算了一下修路
成本：即便由政府主办，村民也得投入大量人力。有人嫌活儿重
想打退堂鼓，父亲抄起铁锤就往山上冲，扯开嗓子喊：“跟我上，
党员要是孬种，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村里的党员大会，父亲从不缺席。天
不亮就赶头班车回村，散会后再急匆匆往
城里赶。回到家，他总爱翻那本边角都磨
卷了的笔记本，招呼我过去：“小子，来听
听国家大事，国家要搞西部大开发了。”说
这话时，父亲眼里闪着光，语气里全是藏
不住的兴奋。

父亲走时，才五十六岁，他的党龄二十
五年。我从他贴身口袋里摸出那本党员证。
封皮被岁月磨得发亮，内页密密麻麻记满
了事儿：“张寡妇家孩子学费。”“李大爷家
修房借了五十块。”……

如今，我的党龄也正好二十五年，我不
禁想到了父亲，想到他作为一名中共党员的
担当和付出。是父亲，让我更加坚信，所谓信
仰，其实就是把乡亲们的难处当成自家的事
儿，用一辈子的热忱，温暖每一颗心。这，就
是父亲用一生教会我的——信仰的温度。

信仰的温度
王治刚

我的爷爷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党
员，还是一位光荣参加过解放战争、抗
美援朝，有过多次战功的老兵，他今年
已经101岁了，生活还能自理。爷爷和
村里的乡亲一样，住着简陋的平房，过
着朴素的农村生活。只有两枚“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纪念章”和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
十周年纪念章”，无声地诉说着爷爷经
历的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见证着他一
心跟党走的红色足迹。

当年，爷爷怀着一颗为穷人打天下
的心，毅然决定参军，成为一名光荣的
解放军战士，那年他才刚刚十八岁。随
后，爷爷随部队南征北战，在战火中锻
炼成长。他先后参加过解放济南、徐
州、蚌埠、上海等战役，转战山东、江
苏、安徽、四川等战场。战斗中他机智
勇敢，不怕牺牲，曾荣立一等功两次，
二等功两次。1967年7月1日，爷爷光
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爷爷所在部队奉命开赴朝鲜，刚到不久
就投入了激烈的战斗。空中炮弹呼啸，
头上飞机狂轰滥炸，身边子弹乱飞，爷
爷冲锋陷阵，奋不顾身。有一天，爷爷所
在工兵营奉命架设浮桥，敌人的飞机在
头顶上盘旋、扫射、扔炸弹，突然一颗炸
弹在身边爆炸，爷爷失去了知觉……等
醒来发现，已经躺在了病床上，原来他

受伤后被紧急转送到了后方医院，所幸
只是被弹片击伤了后脑皮肉，没有生命
危险，在沈阳后方医院养伤。等伤势好
转，爷爷曾多次请命返回战场，没有得
到批准。

爷爷复员回到家乡后，没有居功自
傲。短暂休养后，立即赶到附近的氟石
矿上班，又投身到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中。他牢记党的教导，继续
发扬革命传统，保持着一个战士的冲锋
陷阵姿态，脏活累活他抢着干，有危险
的地方是他总是冲在最前面，爷爷连续
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困难，多
数工厂停工停产，爷爷只能回到家乡务
农。他临危受命，担任村干部，带领乡
亲们寻求一条走向富裕的道路。爷爷起
早贪黑，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有许
多人劝他再找组织，争取回到工厂，爷
爷笑着说：“我亲眼看见许多战友壮烈
牺牲，他们没有享过一天太平日子，我
活下来就得替他们多奋斗，为家乡父老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是一名党员，
必须处处带一个好头儿。”朴素的话
语，道出了爷爷的家国情怀。

如今，爷爷在乡下安度晚年，党和
政府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爷爷很
感恩，嘱咐儿女子孙千万不要给国家
给政府添麻烦，好好工作，多为社会
做贡献。

爷爷的家国情怀
薛玉璇

我成长于一个朴素的工人家庭，
父亲是厂里的技术骨干，母亲则是一
位辛勤耕耘的小学教师。孩提时代，
父亲总爱在晚餐后，向我讲述他年轻
时 参 与 技 术 攻 关 的 英 勇 事 迹 。“ 那
时 候 啊 ，”他 的 眼 眸 闪 烁 着 光 芒 ，

“我们党员总是冲锋在前。”尽管那
时的我对“党员”一词尚感陌生，但
从 父 亲 的 神 情 中 ，我 能 深 切 感 受 到
一种崇高的敬意。母亲的书架上，整
齐排列着《红岩》《青春之歌》等泛黄
的书籍，她常言：“这些书中蕴含着
为 人 处 世 的 真 谛 。”在 这 样 的 家 庭
熏 陶 下 ，“ 共 产 党 ”这 三 个 字 ，如
同 空 气 中 的 氧 气 ，无 形 却 滋养着我
茁壮成长。

大学二年级时，我怀揣着满腔热
忱，踏上了偏远山区的支教之旅。那是
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小村落，教室是简陋
的土坯房，孩子们身着打满补丁的衣
裳，但他们的眼眸却闪烁着最耀眼的光
芒。村里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党员李大
爷，他每天清晨都会拄着拐杖，蹒跚两
里山路来到学校，义务为孩子们修理桌
椅。当我问及他为何如此坚持时，他满
是皱纹的脸庞绽放出温暖的笑容：“我
入党时曾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
身，这不是一句空话。”那一刻，我仿
佛看到了父亲眼中的光芒在李大爷身上
重现。李大爷佝偻的身影在夕阳下被拉
长，那份坚守与奉献，比任何豪言壮语
都更具震撼力。

返校后，我全身心投入到党的理论
知识学习中。在浩瀚的书海中，我研读
了《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邓小
平文选》等经典著作，那些穿越时空的
文字深深触动了我。马克思的“为绝大
多数人谋利益”、毛泽东的“为人民服
务”、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不
再只是冰冷的铅字，而是成为我心中可
触可感的思想脉络。我积极参与学校的
党课培训，在讨论会上，不同专业同学
的多元见解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令我沉
醉其中。我渐渐明白，入党并非追求个
人的荣耀与光环，而是一种责任与担当
的选择。

递交入党申请书的那天，我反复推
敲、修改了十余次。并非词句不够优
美，而是担心自己的诚意未能充分表
达。支部书记找我谈话时，我深情讲述
了李大爷的故事、我所目睹的社会现实
以及我的困惑与思考。我坚定地说：

“我渴望成为那束光的一部分，哪怕只
能照亮一方小小的天地。”书记沉默片
刻后，语重心长地说：“记住你今天所
说的话。”

转正大会上，我面对鲜红的党旗
庄严宣誓。那一刻，二十余年的人生片
段如电影般在脑海中闪回：父亲讲述
故事的夜晚、李大爷佝偻的身影、图书
馆里泛黄的书页……这些画面最终汇
聚成一面熠熠生辉的党旗。我的眼眶
湿润了，因为我知道，这并非终点，而
是新的起点。

那束永恒的光芒
周广玲

欢舞感党恩 李海波 摄


